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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校华西百年诞辰之际

谨以此文献给

将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中国朋友的外国传教士

献给

华西坝所有老师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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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前面

100年前，一群人来到成都，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当地人并不十分清楚，反正他们留下来之后就不走了。

他们好像不是为财富而来的，因为他们并不经营什么，只是见了人就堆起笑

脸，在胸口不停的划着十字，但这些举动没有让他们躲过不知道什么方向扔来的

石块和砖头。

他们的到来当地人似乎并不高兴，双方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当地人曾经用恶

毒的语言诅咒过他们，说他们是灾星，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引得成都平原发生

瘟疫，遭受旱灾。

当地人还烧了他们的房子，要把他们赶走，不过他们还是没走，继续留了下

来，而且人越来越多。

他们不是财富的积聚者，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实物资产，每年也就两百美金的

津贴，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居然过得很快乐；没事儿的时候他们会在华西坝狭窄的

泥地上来回奔跑着，似乎也没有什么急事儿；他们还在草地上牵一张渔网，把一

个个圆球来回地击打着，乡绅们真是觉得奇怪，“这些洋人好无聊，硬是瓜兮兮

的，你们还不如雇两个苦力帮着击打，自己站在旁边看不就完了嘛”。

他们中间有会看病的医生，那医生觉得自己不应该只给他们自己人看病，他

觉得应该把技艺贡献给更多的人，于是他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开了个小诊所，免

费给百姓看病。但他向本地人示好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和百姓

的误解越来越深……

后来还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尤其在南门曾经被叫着“梅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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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的秋天，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子也来到这里，他得到过一本书，书里

曾经描写了百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情，那小子自以为懂了很多……

又过很久，那个混沌的小子也步入中年，当他重新探究这一切的时候，突然

产生了好多的感动，原来那些陈年旧事里面还可以读出太多太多……

他突然有些懂了，华西坝最值得珍藏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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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大人，林则先生更愿意作为一名医生，牙医，而不是去传教。”史

密斯小心翼翼的说道，面对主教他似乎有些惶恐。

“那他到中国来干吗？”主教有些愠怒，他站起来来回踱步，“我们这里

不养闲人，来这里就是传播天国福音的。”

“那该怎么办？”

“他必须离开，这是最后的决定。”主教态度坚决，史密斯知道他的话就

是圣旨。

“不过，主教大人，他们已经到了，毕竟颠簸了好几个月……”史密斯神

父感到为难。

“也许加拿大教会方面曲解了我们的意思，成都需要的是传教士，而不

是……”主教抱怨道。

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让他们何时启程回国？”史密斯笔直恭敬的站在主教办公桌前。

“越快越好，我会给加拿大教会方面去信解释……史密斯神父，你去办

吧，你会用很绅士的方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嗯……是，主教大人。”

“好了，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你去忙你的吧。”主教发出逐客令。

史密斯神父颔首退出主教办公室。

“该怎么和他说呢……”作为主教的行政助理，他必须去面对那个人，头

回遇到如此棘手的麻烦，他嘟囔着穿过教堂高耸的门廊，这时候教堂的钟声响

起来，几只飞鸟从教堂屋顶高耸的十字架上应声惊起飞得不知去向。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吟故居》——陈寅恪抗战时期作于成都华西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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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井翠竹映青莲，青砖小瓦生碧烟”用来形容成都宽巷子再恰当不过

了，金河街一带住满了“旗人”，他们是成都的贵族。建筑风格是北方的四合

院加上了几分川西柔媚的风骨，庭院曲曲折折深深浅浅，千回百转，别有一番

情调。巷子中的建筑保留着上翘的檐角；檐沿有扇形的瓦当；这里的建筑上雕

刻有金瓜、佛手、兰花等象征吉祥的饰物……

宽巷子东面尽头一家是暗红色的双扇大门，门前静坐着两只威严的石狮

子，让人敬畏。大门敞开着，人流在这里进进出出。

“咋样了？”丫鬟问她端着木盆从里间出来的同伴。

同伴摇摇头：“还在发烧，看来这回恼火了……”

“那还不叫老爷赶快多找点郎中来看。”丫鬟有点焦急。

“你又不是不晓得，小姐的病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成都的名医哪个没来看

过？我看是病得拐了……”

“老爷，你看咋个办嘛？幺姑儿她……”老太太六神无主，望着坐在大客

厅太师椅上的老爷，他含着烟嘴，长长的烟杆足有三尺多长。

“容我想想……”老爷眉头紧锁。

“我可就这么个女儿……呜呜呜，这回不晓得挺得过来不……观音菩萨保

佑我的儿啊！”母亲开始抽泣。

“嗨……”老爷叹口气，对丫鬟说：“叫管家来。”

管家是跑着来的，“老爷，您叫我？”他进门微微欠身。

“请沈老先生来……”老爷吩咐。

“老爷，您知道沈大夫年事已高，他是从不亲自出诊的，老爷您看……”

管家有点为难。

“你去给老爷子说，就说我说的，小女病情危急，无论如何请他老人家来

一趟。去几个人，就是抬也要把沈老爷子抬过来。”

“老爷，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管家欠身站在老爷面前。

“都啥子时候了，你说嘛。”

“老爷，为啥子不试试西医呢？您不是和那位洋人医生关系很好嘛……”

皮特神父今天遇到两件事情，一件让他高兴，一件令他郁闷。

高兴的是他被授权参加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基督教百年庆典”，这是主教

赐予他的荣誉，奖励他在四川这么多年为基督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次参会

他想一定可以见到更多的朋友，他渴望能够早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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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是他的假牙不小心在洗漱的时候掉地上摔成两半，这可是要了命

了，这还是在来中国之前在伦敦找牙医精心制作的，整整用了十年，虽然有些

磨损，但毕竟还能够使用，至少够保证他和人交流的时候不会豁着嘴露着风。

皮特郁闷的情绪占了上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豁嘴见人，

到了上海会见的都是各地基督教会的大人物，不仅自己感觉不爽，似乎对别人

也很不礼貌。

年轻的弗列特神父兴冲冲推门进来：“皮特神父，紧急通知，明天早上出

发，请您马上做好准备。”

“明天就出发？”

“是的，刚刚接到的通知，我还要马上知会其他大人呢。”说完弗列特神

父转身就要离开，他没注意到皮特神父一直是闭着嘴的，更没发现他放在桌上

水杯里面裂成两半的假牙。

“弗列特神父，能不能晚一天，我这牙……”弗列特这才发现皮特的端

倪。

“皮特神父，您这是怎么了？”

四圣祠街算是成都的繁华闹市区，熙来攘往的人群忙忙碌碌，把不太宽敞

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管家在人群中穿行着，不时碰到旁边的行人。“借道借

道……”他不停的喊着，侧身寻找可以通过的空间，他得尽快赶到仁济医院。

那位成都的名老中医沈老先生来给小姐看过了，老先生本来是不出诊的，

但鉴于和老爷的关系，他还是来了，经过一番望闻问切，老爷子脸上的表情更

加凝重。管家知道大事不好，于是他再次请求老爷让小姐试试西医，老爷没有

反对，自己这才风急火燎的来请这位成都最有名的启尔德医生。管家很奇怪，

老爷本来和启尔德医生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们经常聚会，但老爷就是不相信

西医。

“先生，你找谁？”护士拦住管家，“启尔德医生正在查房。”

“急事，急事，我找启尔德医生。”管家认识启尔德，也许医生还记得他

的。

“你现在还不能进去，他在看病人，不然他要生气。”护士拦住他。

“我说护士小姐，您能不能给我通报一下，就说宽巷子的王家找他有急

事……”

“这没问题，不过要等到他查完房以后。”

“真的是急事，人都快要死了……你说我能不急嘛！求求您！”管家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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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引得四周的人侧目关注发生了什么事情。

病房里走出一个身材敦实的中年“眼镜”洋人，身穿白大褂，头发梳理得

纹丝不乱。“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

管家知道这就是启尔德医生，那个闻名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医

生，是我，您不记得了，宽巷子的王家……”他提醒洋人。

“噢……是你啊！请你稍等，我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回屋去了。

不到两分钟，启尔德让管家进了他的办公室，很快，启尔德就跟着管家出

了医院大门，管家手里还多了一个小木箱。

林则送走了那个叫史密斯的神父，他隐约听出了弦外之音，这里不欢迎

他。虽然史密斯的态度是极其谦卑的，越这样越让林则感到某种别扭，或者叫

“虚伪”，他把林则结结实实恭维一番，说是多伦多大学皇家医学院的牙医学

博士法学博士如何了得，他的大名如雷贯耳等等，末了闪烁其词说成都的“庙

小”，这是什么意思？明明就是来撵他走！

史密斯根本不跟自己讨论他的具体安排，只是让夫妇俩人在成都好好转一

转，欣赏欣赏这里的一些人文景观，例如武侯祠文殊院都江堰青城山，还有距

离此地百公里外的峨眉山乐山大佛，还说那里不仅风光旖旎，山上的猴子也很

有趣。史密斯的意思中间意味深长，好像他是来中国游山玩水的。

林则根本没来得及提出自己的想法就被史密斯把话给堵了回去，他说过两

天会再来的。

三天过去了，仍然不见史密斯的影子，林则觉得空落落的，也许史密斯很

忙，林则只能这么想。

第四天，还是没有人找他，林则觉得奇怪，难道史密斯给忘记了？

第五天，史密斯没来，不过他收到一封信，他想可能是史密斯写来的，果

然，落款是他。

爱丽丝见林则看信的时候脸色很难看，然后重重的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

“怎么了？亲爱的……”夫人走到林则身旁轻轻抚摸着他的肩膀。

“你看吧！”林则把信交给爱丽丝，“岂有此理……”

史密斯是个滑头，那天本来他可以把话挑明的，但他让自己去猜，让自己

受煎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教会高层让他马上打道回府，时间就定在明

天早上，这里需要的不是牙医。

“牙医在这帮老爷的眼中根本不是医生！”林则很想发泄。

爱丽丝不知道她该怎么安慰丈夫，似乎说什么都那么无力，她也很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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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去哪里？”见丈夫起身穿上外套，像是要出门。

“亲爱的爱丽丝，我去去就来，你等着我。”林则匆匆走了。

林则大约两个小时后回来的，爱丽丝用眼神询问林则，她希望能从他的目

光中看到某种希望。可是林则轻轻的摇了摇头，脱掉西服，松了松脖子上的领

带，苦笑一声：“亲爱的，我们明早出发启程回国。”

爱丽丝不想询问细节，她完全可以想象林则找他们理论的情形。

“噢，对了，刚才有个传教士找你，很急的样子。”爱丽丝想这件事应该

告诉丈夫。

“他说有什么事吗？”

“没说，很着急的样子，还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他还会再来。”

“会是谁呢？乌尔伦斯早就不在成都了，在这里我没有认识的人啊。”

启尔德看完病人，回到王老爷的客厅，男主人焦急的目光迎了上来。

“王先生，我们是好朋友吗？”

“是啊，怎么了？”王老先生有点困惑，这洋先生何出此言？

“既然是好朋友，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您能早点告知，令爱的疾患到了如此

严重的程度，但我从来没听您说起过。”

“哎呀，启先生，不是我不给您说，是因为，因为没想到这么严重，开

始的时候她也就说牙疼，我也没有在意，牙痛不是个大问题，就这么一直拖

着。”

“有些麻烦……”启尔德面露难色。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您不是说西医可以解决很多中医无法解决的问题

嘛。”

“令爱的整个口腔都在发炎，里面全是脓液，全身情况也很差。”启尔

德紧张的思考着，他在考虑如何确定治疗方案，“哎，如果本地有个牙医就好

了。”

“牙医？”

“是啊，需要专业的牙医进行处理，令爱的好多牙齿都坏掉了，那就是引

起急症的主要原因，很遗憾，我不是牙医。”

“那怎么办？传教士中间有牙医吗？”老爷的目光中有些绝望的神情。

“没有。”启尔德耸耸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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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

“嗯？”

“你还没睡？”

“嗯……”

“为什么还不睡？”

“亲爱的，你不也没睡嘛。”

“你在想什么？”林则转过身来对着妻子。

“你呢？”爱丽丝回应了丈夫的拥抱。

魁北克市是北美最具欧洲色彩的城市，若单用一个“美“字来形容魁北克

城远远不够，春天赏河，夏天赏花，秋天赏枫叶，冬天赏雪，一年四季美不胜

收。

父亲期望这小子最好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是文学家，也许文学或者逻辑学能

够让桀骜不驯的林则变得更加理智一些。

年轻人的爱好永远让长者看不懂，林则并不喜欢风景秀丽的山山水水花花

草草，倒是喜欢成天泡在牲口市场看人们做牛马交易，他认为很有趣。让他感

到奇怪的商人们讨论牛马的价格前首先扳开牲口的牙口瞧上半天。

“这是为什么？”他缠着商人请教。

“小子，你连这个都不懂！这是看牲口的年龄。”

“您是怎么看的呢？”林则十分好奇。

“混小子，走开，你没有看见我忙着吗。”商人很厌烦有人打搅自己做生

意。

“这个我来告诉你，”商人的女儿像是很内行，“要是牙齿很坏的，那一

定是一匹老马，价格就低，主要看磨损情况。”

“哦，是这样。”林则似懂非懂。

“比如像你，就是一匹小马驹，牙齿还没有长全呢，哈哈哈。”商人女儿

打趣的笑道。

“你也是！黄毛丫头，我看见你的牙了，好象坏掉几个，你得小心了，很

可能找不到婆家！”林则回敬道。

“混小子，看我不揍你！”商人女儿拿出鞭子故意吓唬他，他一溜烟跑

了。

从此之后，他算是和牙齿卯上劲了，动不动就看别人的牙齿，闹出的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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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和牙齿有关。

林则刚进门，见父亲怒气冲冲的样子，“小子！你干的好事！”

“……”林则不解，诚惶诚恐看着父亲，不会是学校那点事情给父亲知道

了？

“怎么了？林则。”母亲刚从门外进来，见父亲生气的样子。

“这小子在学校里给老师起绰号，今天老师已经告上门来！”

“不过我说的是事实。”林则辩解道。

“亲爱的孩子，你都干了什么了？”母亲和颜悦色的问道。

“你还敢犟嘴！为什么给你的自然课老师起个‘龅牙’的绰号！”

“哦，孩子，这可不好，对人起码要尊重，尤其对自己的老师。”

“我不过是说了一点事实，一定是弗兰克这小子告的状！”林则知道是那

厮告的密。

第二天林则就揍了这个“叛徒”，最要命的是他这一拳头正中弗兰克面

门，对方的半边门牙给打掉了，这还了得，弗兰克的父母带着孩子找上门来，

气得父亲就要揍儿子。

他倒是不躲避，喊道：“我林则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把我的门牙拔下来

赔给弗兰克就是！”他拉着弗兰克就要上医院。

众人哭笑不得……

中学毕业了，林则的志愿是报考多伦多大学牙学院。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志愿？”父亲总觉得牙医是个‘匠人’干的活，还

是报考文学院或者法学院也许更有前途，自己的脸面也更好看。

“为了理想。”林则觉得和自己的父亲共同语言不多，他懒得解释。

“你的理想是什么？”

“为了让这个世界上少几个‘龅牙’”。林则调侃似的回敬父亲。

“混小子，你还为那事儿耿耿于怀？”父亲在房间来回踱步，他找不到更

好的说辞教训儿子，“那好，这也算一个理想，既然你认定了自己的理想，那

么就为这个理想去奋斗吧！”

林则以优异成绩如愿以偿考入多伦多大学皇家医学院。

进了大学林则才知道，原来牙医并不是简单的让世界少几个“龅牙”，而

是救死扶伤的职业，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科学和艺

术的综合，当好一个牙医除了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之外，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审美

能力，具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和创造能力，这门学科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还

要“锦上添花”。他发现牙医系的教授个个都是知识渊博能文能武的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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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还会绣花做女红之类的功夫。

林则是在大学三年级喜欢上爱丽丝的，她是文学院的学生，长得楚楚动

人，尤其是她那整齐洁白的牙齿。

“亲爱的，你睡着了吗？”林则轻声问道。

“没有呢……”

“好像有人敲门。”林则竖起耳朵。

“这么晚了，还有人来？”爱丽丝警觉起来。

“砰砰砰……”的确有人敲门。

宽巷子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但王家大院的人还没有休息，一切依旧那么

压抑，成都最有名气的中医给王大小姐看过了，洋人医生启尔德也看过了，治

疗方案多种多样，药物吃了不少，但一直不见好转。

王老爷一声不吭的坐在太师椅上吸着水烟，偶尔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王

夫人手拿佛珠念念有词，她的那些语言旁人听不懂也听不清。丫鬟仆人们在小

姐的闺房进进出出，个个脸色凝重。

“看来硬是回天乏术了吗？”王老爷自言自语。

“菩萨保佑啊，我的幺姑儿，你咋个得了怪病了嘛，我把天下的菩萨都求

过了，但愿你早点好起来啊！”母亲一脸的凄楚，眉头紧锁着。

“启先生说要牙医才看得好幺姑儿的病，可到哪里去找牙医啊！唉……”

“你平时在成都关系网那么宽的，可到头来连女儿的病都看不好。”王夫

人急得直埋怨着。

“你不要说了，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找不到办法，又能怪哪个？”

“我的幺姑儿啊，你咋个得了这个无名肿毒了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噻，

我也不活了，呜呜呜……”女人最好的武器是哭泣。

王小姐的闺房内香雾缭绕，几个丫鬟望着床上的主人，时不时用热毛巾轮

番敷住额头。小姐的脸红扑扑的，呼吸非常急促，在右侧面颊下方肿胀得变了

型，还有一个小小的瘘道不停的渗出脓液，其间夹杂着一些殷红的鲜血。

管家神情落寞进来，“老爷，太太，你们早点休息吧。你们可不能垮了

啊！”

“咋个睡得着啊！娃儿病成这样，万一……”王老爷脸色铁青，不断的抽

烟。

“你还是少抽点，身体要紧。”管家提醒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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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你来我们家好久了？”

“老爷，幺姑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来了，我是看着她长大呢。”管家

眼睛有点湿润。

“老张，幺姑儿跟你自己的女儿也差不多了，你说说，还有啥子办法可以

医好幺姑儿的病？”

“老爷，我也一直在想，有个办法不晓得要得不……”

“你说嘛，只要能够医好娃娃的怪病，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所谓，钱嘛，

身外之物。”

“老爷，太太，小的说得不对，还请你们不要见怪才是。”管家诚惶诚

恐。

“你说你说。”老太太听说还有办法眼睛顿时一亮。

管家迟疑片刻，牙缝里冒出两个几乎听不见的字来：“冲喜。”

“冲喜？”男女主人异口同声。

“对，冲喜，现在恐怕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想一想。”管家紧张的看着老

爷，他有点害怕主人责怪自己唐突。

“冲喜……这是祖上常用的方法，不过这都是用在男的身上，从来还没

有那个女娃娃得了病，招个女婿冲喜的，这个办法可能不太妥当。”老爷摇摇

头。

“我看可以，为啥子不试试？”夫人倒是开通，她的主要目的是救自己的

女儿。

“再说了，幺姑儿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有哪家的男娃娃愿意呢？不

行。”老爷再次摇头，接下来便是死劲的咳嗽。

“老爷，您只要同意，男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但我们这个家庭……传出去让人笑话不是……”老爷说这句话管家是明

白的，他不想随便找个人家，毕竟王家在成都是有身份的人。

“老爷，您放心，我不会随便找乱七八糟的人。老爷，这不是救人要紧

嘛，您看呢？”

客厅里安静得有点怕人，夫人和管家直勾勾的望着这家的主心骨。

“不行！”老爷决定了。

“为啥子呢？”夫人有些不甘心。

“不要再提此事！”老爷坚决否决了管家的提案。

“这才几点啊，会是谁呢？”爱丽丝很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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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起身开门，外面站着一位传教士模样的人，“先生，实在抱歉，这么

晚了来打搅你，我是皮特神父，白天来过的，想必夫人已经告诉过你了。”

“皮特神父，都夜里一点多了，这是……”林则不解。

“实在抱歉得很，本来我想是明早来的，可我接到教会最高当局的命令，

明天一早就要离开成都到上海参加基督教的百年庆典。”

“不过皮特神父，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林则奇怪为什么他给自己

说这个。

“啊，抱歉，我一性急倒把正事儿给忘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假牙坏掉

了，会议很重要，但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会……”

林则这才在昏暗中发现对方的门齿是缺失的，“无齿”的窘境的确令人尴

尬。

“我听说从加拿大来了一位牙科传教士，于是我就赶来了，只有你能帮帮

我。”皮特神父手里拿出一个塑胶的裂成两半的假牙递给林则，“没有人能修

理，也许您能帮帮忙，是吧，林则博士？”

“哦，是这样，”林则接过来仔细端详，这是一副上颌义齿，“不过这么

晚了，况且我没有材料啊。”

“林则博士，我是刚刚得到的指示必须马上出发，希望您真的能够帮

忙。”皮特希冀的目光注视着林则。

“这么晚了，到哪里找材料呢？”

“你需要什么？林则博士。”

“硬化剂、牙科橡胶，还有石膏，你能够找到吗？只要有这几样材料，我

马上为你修理。”

“让我想想，想想……”皮特拍拍脑袋，“对了，好象有，您能跟我去一

趟吗？教会材料室里面兴许能够找到。”

“好，你带我去吧。”

夜深人静的成都小街上两个人在疾步行走着，必须赶时间，再晚就来不及

了，皮特可不想到了上海豁着牙齿和那些有身份的绅士高谈阔论，给华西教会

的人丢脸。

“这是我来中国之前在英国做的，整整有八年了，的确有点久，早该换

了，”皮特边走边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牙科医生，谈不上牙科治疗，

这下您来了就好了啊！”

“皮特神父，我明天也得离开了。”林则道出实情。



014

就在十多个小时前，他终于受到了主教的“亲切”接见，他知道可能是主

教大人怜悯自己才答应见他的。老资格的主教的确是个善于周旋捭阖的人，居

然让自己不太“恨”他，他说了自己的种种难处，传教的各种风险经历，像在

讲故事，这家伙的确是个中国通，时不时冒出几句自己听不懂的中国话。林则

当时甚至盼望主教的牙齿出点“问题”，说不定他会留下自己，可惜这老头的

牙齿非常好，林则观察过了。

“你不是刚来吗，怎么要走？”

林则没有说话。很快到了仓库，皮特敲开大门，管理员是个中国人。“皮

特神父，这么晚了，您还有事？”

“赶快，张，我需要石膏，还有橡胶和硬化剂，用来修理我的假牙。你赶

快去找。”

“皮特，您说的这些东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它们是什么样子

的？”张先生显然不懂这个。

“这里不是有很多的医用材料吗？”皮特很着急，“你难道没有见过？”

“没有啊，我都没有听说过。”张先生一脸的茫然。

“你把所有的柜子打开，让林则博士自己看，看有没有管用的，我急着

用！”

“是，先生。”管理员听命行事。

皮特陪着林则在仓库里面翻箱倒柜的寻找，他们希望奇迹能够发生，毕竟

只有剩下的几个小时了。皮特抱怨上面来的出发命令太过仓促了，可是他没有

办法。

林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着，大部分都没用，他只得继续翻检着，希望能

够出现奇迹。让他高兴的事情发生了。“咦！这里有自凝塑胶！”

皮特也跟着欢呼起来：“太好了！兴许还能够找出点什么来。”

“这里有硬化剂，太好了！”林则惊叫一声。

“行了吗，林则博士？”皮特看着林则的眼睛。

“没有石膏。”林则很焦急。

“必须用石膏？”

“必须。”

宽巷子王家大院的闺房里，小姐依然躺在床上，发着烧，时不时还说着胡

话。看来病情越来越重了，一家人如热锅上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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